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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面向社会认定
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将于

2007年8月11日进行，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集优
质教师教育资源开设教育
学、心理学、教学基本素质
与能力测试、普通话考前强

化辅导班，欢迎有志于从事
教师职业符合报考条件的

非师范生和社会在职人员
报名。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07年7月17日止

报名地点：南京师范大

学教师教育学院办公室
（南京市宁海路 122号，随

园校区逸夫楼一楼）
咨 询 电 话 ：

025-83598780
网 址 ：http：//jsjyxy.

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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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避这段感情，我
去外地呆了十多天。在那些
日子里，我把他放在心头称
称，结果是：儿子和老公两

个加起来都没他重。
我回到城里，继续和他

保持着关系。我小心地守着
自己的秘密，又幸福又紧张。
后来有一次，在电话中，我听
出他是在一个娱乐场所找小

姐，他对此也毫不隐瞒。我理
解他，和老婆分居那么久了，
他有这方面的需求。

我心里像着了火一样，

常常因为想他而失魂落魄。
我的心事连儿子都看了出
来。有一次，和他通了个普
通电话，当时儿子正好在
身旁。打完电话后，儿子
问：“你在和谁打电话？语
调这么暧昧。”我说：“一

个普通朋友。” 儿子说：
“哼，是第三者吧。”我吓
了一跳，赶紧说：“你胡说
什么呀，我怎么会有第三
者。”儿子说：“哼，谁有了
第三者都不会承认的。如
果他是第三者，我就去砍

死他。”儿子这话说得我心
惊肉跳，还真不能把他当
小孩子看。

我必须要放弃他，这样
下去，我会完全迷失掉。

今年三月，我提出和他
分手。我说：“我们彼此相

爱，我们也爱自己。你比我
大这么多，比我成熟，我有
时候不能把握自己，以后如
果我给你发短信、打电话，
你都不要理我，这就是对我
最大的帮助。”

从那以后，他真的再也

没接过我的电话，也没再给
我打过电话。我有时候会疯

狂地想他，就特意坐上路过
他的店面的那路公交车，如
果看到了他，我就觉得很踏
实。他比我大那么多，有一天
我突然觉得他死了。我跑到
他家附近，找了一个公用电
话，拨通了他的手机。过了很

久，电话里传出“嘟、嘟”的
长音，这表示电话通了，他
没事。我赶紧挂断电话，一
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经历了这段感情后，我
似乎比以前成熟了，我甚至
想过和老公白头到老。我想

和他一起去看心理医生，解
决我们的性生活问题。可是
他说：“我身体和心理都很
健康，要去你自己去。”

老公的态度让我失望，
我不知道这样下去，什么地
方是婚姻的尽头。也许很
长，也许明天就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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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都是种田人，我小
时候在农村长大，特别调皮。

15岁那年，我喜欢上了邻
居家的男孩国子，从此坠入情
网。16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
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国子突然
向我表白，我接受了他的表白。
他吻了我，并且用行动暗示想
和我发生性关系。我拒绝了他

的要求，我告诉他：“等我们结
婚的时候，再做这种事情。”

和很多同龄的女孩子一
样，我对时髦的发型特别感兴
趣，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后，我
就去了附近镇上学理发手艺。
手艺学到以后，我打算离开在

山区的家乡，到 30里外的另一
个镇上去开理发店。

离家那天早晨，父母用板
车把我开店用的工具装好，他
们要送我去镇上。板车放在院
子里，父母在车旁忙碌，我在里

屋忙碌。国子看到了我家院子里
的车，他围着板车转了好几圈
后，终于鼓足勇气向我母亲开口
问：“小虹要去哪里？”我妈没有
告诉他，因为她一直反对我和国
子的事情。虽然我和国子没有血
缘关系，但是按照我们乡下的规

矩，他比我小一辈，我妈认为如
果我和他结婚的话，会乱了辈

分，被人家笑话。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开店很

不容易，经常有很多男人来店
里骚扰我，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有人还动手动脚。在这些男人
当中，有一个 22岁的男孩，他
几乎每天都来，来了还帮我做
点事情，表现比其他人要好。我

无意中知道他离过婚，知道这
事后，我有了一个想法。

有一天，我告诉他：我现在
愿意和你做男女朋友，但是我
心里早有喜欢的人了；三年以
后，如果我把他忘掉了，我就真
正和你在一起。

我心里是这样想的：知道
我有了男朋友，那些来骚扰的
男人们就会走开；而三年以后，
我就是成年人了，父母管不到
我，到时候我就可以和国子在
一起。

他成了我名义上的男朋

友，但是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
拗不过他的蛮力，我被他强行
占有了。我伤心得想要死。他提
出：“既然我们在一起了，你就
嫁给我吧。”我别无选择，只好
答应了他。

19岁那年的冬天，春节前，

我们结婚了。在去他家的路上，
我看到国子伤心地坐在路边的
一个坝子上，他那绝望忧郁的眼
神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可是我根
本没办法向他解释这一切。

过完年后，我和老公一起
来到了城里打工。

我和老公生活得并不
幸福，我有了离婚的念头。

可是三个月后，我发现自
己怀孕了。我想把孩子打
掉，然后离婚。我告诉了
他我的想法，他说：“你又
说傻话了，这怎么可能。”

我回了趟老家，把想
法跟父母谈了，他们也不

同意我离婚。
又过了几个月，我再

次回家待产，在我待产期
间，母亲带着我的一个好
朋友去了我和老公所在的
城市打工。他们到了没多
久，我的朋友写信给我，信
中说：“你老公向我表白
了，他说喜欢我。”我简直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个
男人，一直信誓旦旦地说
爱我，这么快就变心了。我
回到城里，生气地提出和
他离婚。他居然回答我说：
“我把你朋友也娶回来，你

做大的，她做小的。”
我那个朋友当时在一

家商场打工，天天要上夜
班，我老公就每天晚上去
接她，有时候他们两个人
还一起去外面玩。过了一
段时间，我那位朋友向我
直言：“我觉得你老公很
可爱，我也喜欢他。”

日子凑合不下去了。
拿到老公那个月发的工资
后，我带着钱回到了老家。
我找到镇医院，打了引产
针。但是我的孩子命大，居
然没被打掉。春节前，孩子
出生了，长得白白胖胖。我

本来想把孩子扔掉，可是
从看到他的那一眼起，我
的母性就焕发了。

为了孩子，我又回到了
城里。后来，我开了一个小
店，但是我和老公还是经常
闹别扭。有一次我还用开水

瓶里的水烫了他。孩子在这

种环境中长大，学习很差，
脾气很坏，他今年12岁了，

经常在外面闹事。
2005年，我老公又交

了个新女友。这个女的是
他一个朋友的妻子，因为
他的朋友经常上夜班，他
就和那个女的走到了一

起。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
做，他说：“我们结婚以
来，你一直这样对我，我是
一个男人，我也有需求。”
我说：“我不爱你，和你过
性生活是对我的羞辱。”

我又提出离婚，他始终
不答应。我们的关系还是很

糟糕。有一次和他打架，他
扬言要掐死我，而且真的掐
得我很疼。我搬到理发店去
住，他跑来求我回家。他跪
在地上，用椅子砸自己的
头、用头撞墙，说：你不跟我
回去，我就死在这里。

我只好跟他回家了。

2005年底，我自己的
感情也出了问题。

他是我的老顾客，比
我大 24岁。我们认识有

六七年了，他人很稳重，来
了只是弄头发。时间长了，
我们也熟悉了，他会和我
讲些他家里的事情，我也
会说些我家里的事情。他
以前是一个月来理一次
发，有段时间，为了见我，

他理发的次数明显多了，
来了就�油。我告诉他，�
油多了对身体不好。他说：
人该什么时候死，就什么
时候死，无所谓的。

2006年底，我关掉了

理发店，想换个地方经
营。因为没找到新门面，
我暂时在家闲着。有一
天，我给几位老顾客打
电话，告诉他们等我的
新店开了，请他们来捧
场，老顾客中也包括他。

在电话里，他说好久没
去理发店了，耳朵痒得

厉害，我开玩笑邀请他
来家里，说我可以在家

里给顾客服务。
他来了。我帮他扒耳

朵，他很高兴。给他扒完
耳朵后，我无意中说了
句：“哎呀，我耳朵也好
痒。”他马上说：“那我给
你扒。”我虽然吓了一跳，
但还是答应了。他端了一
把高凳子，我搬来一把小

凳子，坐在他的两腿中
间，他开始给我扒耳朵。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
他的感情开始转变，从友
情变成了爱情。我感觉到
他也很紧张，身体在微微
地抖。

扒完耳朵后他就走
了。他走后，我看了一个小
时的电视，觉得心烦意乱，
就下楼去走走。我走了几
步，发现他居然开着车跟
在我身后。我们一起去了
一家饭店吃饭。吃饭时，他

说，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会讨厌男人，他妻子已
经和他分居十年了。他问

我是否愿意和他在一起，
我说不行。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
新店开张了，他过来做头
发。他的头发好长，我就笑
话他。他回答说：你不开
店，我就不理发。头发理好

后，他在�油机里蒸头发。
我很困，搬了把椅子坐下，
靠在他身上就睡着了。在
梦乡里，我觉得很安全、很
幸福。理完头发，他走了。

当天晚上，我不想回
家，就一个人在路上瞎逛。

寂寞中，我打电话给他，希
望他能陪我一起逛。他问：
“那我们到哪边呢？”我一
听“哪边”这个词，就知道
他的意思是要和我去开
房。我很生气，就挂了他的
电话。那天晚上，我去了一

家浴城，在那里住了一夜。
我很失落，想放弃这个男
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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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醒来。闻到枕边散布
的人体香味，以及混杂在空

气中氤氲的甘草味道。想到
爱情，我所能够想到的爱情
模样。

我们一起去上自习，一起
躺在学校的樟树底下，一起遥
望头顶上的那片如同深海般
的蓝天。就这样安静地靠在一

起，逐渐感知得到你身上温暖
的气息，知道你在身边。哪怕
不说一句话，我也会觉得安全
和幸福。因为，我能够静静地

屏听到你的呼吸，知道你在身
边，我便不会在深夜醒来感到
莫名的恐慌与不安。

下了夜自修，我们一起坐
在学校的草坪上吃冰激凌。甜
腻芬芳的香草味道弥漫开来，
给人激越和感动。那一刻，我

们谈论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未
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爱情。
那时的我们，这样义无反顾地
爱着对方。

在我们最最纯善的年纪
里，爱情是一道厚重纯粹的信
仰。为我们整个的一生注入了

劫数。彼时的爱情，宛若纯白
的樱花，洁净美好，盛放在生
命最初。

以后，我们还会遇到很多
的人。可是，曾经的伤口，发出
狰狞的笑。隐匿起来的痛，随
时像泥石流般迸发出来。我们

渐渐疲累，不再愿意付出全部
的心力去等待。往往，我们要
用一生的光阴来遗忘一个人。
回忆就像一道时间划过的伤。

常常在某个寂静或是喧
嚣的时刻，眼前闪现出一张轮
廓清晰的脸，还有那些琐碎的
片断。我想念的某个人，在世
界的某个角落里。

我在内心里无数次设想
过这样的情节：我绕过整个
城市，坐车到他的城市。然

后，打电话给他，我在这里，
我想见到你。然后告诉他，我
喜欢你。之后面无表情地黯
然离开，不让他窥探到我的
心伤。

心里常常涌现这样冲动

的念头，我想，如果在我结婚
前一天，他来找我，让我随他
离开。我也会即刻剥去身上洁
白美丽的婚纱，义无反顾地随
他奔跑。

有些人，也许我注定无法
走入他的内心。而我，始终甘

愿站在原处守候。等待一个所
谓的结局。有些事情，没有开
始，也没有结束。最后的最后，
是我绝望的坠落。

再过十年。每天早上醒
来，闻到枕边有人遗留的气
息，熟悉却又疏离。某个瞬间，

想起那个久违的人。其实一直
都驻扎在内心深处，只是那一
刻，被剥离了开来，如海浪般
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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